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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了，到底是十月中旬，还没到

天寒地冻的时候，地上、屋顶的积雪被

太阳照得颓了，化了毛刺，软塌塌的不

那么刺眼了，些微泛黄。

肖明躺在宿舍养伤，剩下的一半

烟囱由老赵领人接着拆。宋文忠进屋

看了肖明，确定就是掉个脚指甲盖儿，

心放下来，告诉他工钱一分不少，别人

多少钱就给他多少，又安慰他几句，就

出去了。

老刘在工地上张罗得欢实，他没

再跟宋文忠提向上汇报肖明受伤的

事，俩人通完电话，他就让人把肖明从

镇医院接回来了。

烟囱还有不到两层楼那么高，离

地面近了，上面的人胆子就大了，老赵

不系安全绳，说身上捆着那玩意儿碍

事，耽误干活儿。老刘站在下面跳着

脚骂，老赵他们才不情愿地把安全绳

系上。

宋文忠听到吵嚷声从屋里出来，

见老刘黑着脸叮嘱吊车司机还要和以

前一样，随时升降吊钩，控制好安全绳

的松弛度。交代完了，又冲上面恶声

喊，不系安全绳掉下来算谁的？你们

俩腿一蹬舒服了，老板钱遭罪，咱这活

儿还干不干了？

一转头看见宋文忠，愤愤地说，这

帮玩意儿，真不让人省心。宋文忠拿

出烟给他，俩人吸着烟说了会儿闲话，

就各自忙去了。

下半晌的时候出事了。当时宋文

忠正和老刘在砖窑那儿转悠，就听烟

囱那边发出了惊慌的喊声。俩人转头

一看，老赵不见了，剩下的五个人趴在

跳板上冲下面喊。宋文忠头发根子发

奓腿发软，和老刘身子一蹿一蹿地往

那边跑。

吊车轰响，把老赵直竖竖地从烟

囱里拽出来，绳子上像吊着一截木

棍。老赵坐在跳板上揉揉胳膊搓搓

腿，冲下面说，没事，衣服厚，连皮都没

破。说着，站起来又干上了。

老赵大意了，一只脚踏出了跳板

栽了下去，幸亏有安全绳拽着。宋文

忠和老刘对视一眼，都长舒了一口

气。好半天，宋文忠怦怦跳的心才平

复下来，索性在下面找个地方坐下，仰

着脖不错眼珠盯着上面。

拆除的进度越来越快，第四天干

了小半天，就彻底完活儿了，连砖都在

洼地那儿码得整整齐齐。

下午，宋文忠去了项目部财务室，

办好了手续，就等着打钱了。

从项目部出来，宋文忠觉得后背刺

痒，这才想起多日没洗澡了，索性去了

城里的浴池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又让

人搓下满地黑泥，洗得干干净净，才神

清体泰地去更衣室穿衣服。拿出手机

一看，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工区王经理

打来的，回过去，王经理爽朗的笑声先

传过来，笑过，才说，怎么，去潇洒了？

宋文忠说，洗了个澡，才看电话。

王经理笑声里就有了暧昧。宋文

忠也不解释，等着他往下说。

王经理抬高声音说，别张罗撤场

了，你们住处北边的那座大桥给你干了，

组织人先清淤，今年争取把桩基干完。

宋文忠脸上跳跃着喜悦，追问，真

给我干了？

王经理说，那还有假？项目部刚

开的会，定了。你赶紧去把图纸领了，

今天准备准备，明天就干。

宋文忠领完图纸，又去了市场，买

了一大块瘦肉和几条鲜鱼，想了想，又

往车上装了几箱啤酒。出了城，天就

麻黑了。快到驻地时，他看到老赵站

在路边，就把车停下，招呼老赵上车。

老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他

一眼，又把目光移开。宋文忠问，你特

意在这儿等我？

老赵嗯了声，说，先别走，有个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院里眼目多，我才在

这儿等你。

宋文忠以为他要说包钢筋活儿的

事，就说，大哥，有啥话你就说吧。他

的心里是不想把钢筋活儿包给老赵

的，老赵是木匠，如果可以，模板活儿

倒是可以考虑。这话他没说，他想听

老赵怎么说。

老赵半转了身子看着他，说，不管

咋说咱是乡亲，看到啥我不能闷在心

里，得给你提个醒。

宋文忠说，你说吧。

老赵门牙咬了咬下唇，说，老刘，

你得防着点儿，我可听说他跟项目部

领导的关系不一般。

宋文忠说，这我知道。

老赵把脸抽成了老树皮，你可不

能大意呀，他那事有两年多了吧，风声

早过去了，他重当老板是早晚的事。

我是怕他撬你的活儿。

宋文忠笑了，说，那不至于，就算

他想包活儿也跟我不发生关系，各有

各的道儿。再说，老刘也算是救了

你。你还跟我说这些？

老赵脖子一拧，说，我就真摔下

来，你能亏了我家人？再说咱是啥关

系，能一样吗？脸上有了恨恨的笑意，

似乎因为老刘，他没摔下来倒是吃亏

了似的。

宋文忠心里有些不快，耐着性子

问，还有吗？

老赵说，肖明你也得注意，他跟老

刘走得挺近，老刘当了老板，他们那伙

人就能跟他走。

宋文忠没说话。这点他不是没想

到，而是不愿往深了想，以后的事谁又

能说得清呢。

老赵又说，兄弟你别不信我，肖明

受伤，我估计是老刘出的主意，拿这个

要挟你，把钢筋活儿包到手。

这倒令宋文忠意外。就想，虽说

老赵是带有成见的猜测，但不是没有

这种可能。自己去见大经理时，肖明

就砸了脚，现在想是有些巧了。难道

老刘为大桥用了苦肉计？而肖明为钢

筋活儿甘受皮肉之苦？或者是一石二

鸟什么的？要真是这样，那这俩人可

都是狠人啊。

反正我看到想到的都跟你说了，

怎么办，你自己掂量吧。老赵说完，下

车走了。

宋文忠从他僵硬的背影里看到了

嫉妒和失落。他晃晃头，想把一脑袋

的混沌晃清，却愈加混浊。索性想，就

算老赵说的是真的又能怎样？不管老

刘还是肖明，都得跟着我把这个活儿

干完。以后，别说他们，我接不接着干

还不一定呢，兴许真就回乡买个山场

弄点啥呢。先顾好眼前，管那么多干

吗，真是！

宋文忠启动了车子，把车开出了

很大的声响。

老刘和肖明站在院子里，笑盈盈的

脸迎着车灯。宋文忠料想俩人已经知

道了大桥的事，心说：消息可够快的。

薛雪短篇小说《雪落工地》发
表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2期

雪落工地（节选）

薛雪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农民身份，
却干着建筑工人的活儿，因此，我们便
给了他们一个比较客观的称呼——农
民工。

这些年，文学触角或深或浅地进
入到这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里。我们曾
经为拖欠农民工工资愤慨过，为他们
的生活、工作条件差呼吁过，甚至有
爱心人士为了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
等焦虑过。这些似乎都体现了我们的
人文关怀，问题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解决。这是时代的进步。

那么，现在涉及农民工题材的小
说怎么写？是继续关注上述问题吗？
其实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有自己
的思考。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已经
罕见，因为只要不是跟黑包工头干活
儿，工资由项目部兜底。吃的住的，
农民工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他们关注
的重点其实是有没有活儿干，能不能
干到赚钱的活儿。他们不怕苦累，不
怕冰霜雨雪，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赚
不到钱。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
生存和赚钱。这大于一切虚无缥缈的
关怀。干好活儿，多赚钱，是每个农
民工内心深处的念想。

我们常说的大国工匠，在普遍的
认知里，应该是那些各个技术行业的
领军人物才配得上的称呼。这个观点
我赞同，但是我觉得，“土得掉渣”
的农民工也有不可磨灭的工匠精神。

是的，他们彼此间也许存在着挤
压和挤兑，他们的心里或许没想过什
么家国情怀，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市

场，是生存。为了多赚点儿钱，他们
也许会动用一些阴谋或者阳谋。包工
头也许会尽力去压榨工人的剩余价
值；公司会给项目经理施加压力；项
目经理会把担子分给包工头；工人间
为了干点儿俏活也许会互相争夺。如
此等等。每个人都为生存活着，为压
力活着，战天斗地，直面生活的疼
痛，还得机智勇敢地面对同类。

就是这样一群人，来自于不同
地区的以“农”字头冠名的人，组
织在一起，在高铁、高速公路的工
地上，能打硬仗，能干好活儿，能
攻克难题，成为铁路、公路建设的
铁军。他们心中没有豪言壮语，甚
至没想过什么家国情怀，但他们中
有很多行业中的高手，有丰富的经
验，几乎每个人都想尽力把活儿干
得漂亮。如果有个柱子打得不够光
洁，他们会感到很羞愧，默默地拿着
工具去收拾，不吃饭，也得把脸面找
补回来。这时候，他们所干的活儿不

是饭碗，是脸面。劳累了一天，躺在
床上，他们讨论的也是怎样把明天的
活儿干好。这些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
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他们
也会为自己的战绩自豪，说起哪条高
速公路、高铁，他们总会骄傲地说，
那座桥是我修的，那段路是我铺的。
这是发自内心的骄傲。有很多建筑类
的国企、央企，支撑这些公司发展
的，除了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更主要的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工。
放眼全国，这些农民身份的工人又何
止千千万万？

一直以来，有些人看不起一身灰
土的木匠、瓦匠，面对满身汗酸的这
群人，从心里不待见。

我想，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
的，就是要把这些写出来，让更多的
人走近这群人的生活，体味他们的喜
怒哀乐。如果读者能从中想到些什
么，并去构想小说预留的几种可能，
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这样一群人
薛雪

与雪有关
董玉涛

薛宝民笔名薛雪。一直不明
白，一个爽快朴实的男人，为什么
取这样的笔名。《人民文学》2025年
第2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雪落工
地》，此时我忽然把他笔名的雪，与
小说标题的雪联系起来了。

薛宝民20岁左右就踏入了文学
创作的园地——在《辽河》杂志发表
了小说《瓜王》。之后，他在全国各
地的文学期刊上陆续发表作品——

《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延河》
《福建文学》《今古传奇》《鸭绿江》
《芒种》《岁月》《海燕》《太湖》……

薛宝民是个不知足的人，让自
己的小说登上国家级期刊是他近年
追求的目标。2025 年春节前，盖州
市落了一场大雪。这时候，薛宝民
接到 《人民文学》 杂志社的通知：

《雪落工地》将在第2期发表。作家
薛雪，在落雪的时候，小说 《雪落
工地》登上国家级期刊。

薛宝民曾远离家乡，在高铁、
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生活过。近几
年来，他小说的题材大多来自这段
经历。《雪落工地》 也是这样的工
地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是和他一
样，为了赚钱养家，远离家乡去工
地干活儿的人们。工头为了和上级
多要点活儿干，绞尽脑汁，还要为
工人们的安全和工钱能不能及时要
来而担忧；工人们则为了多挣钱，
不管天寒地冻，雪天也要干活儿，
身处危险之中。

对比薛宝民早期与近期的小
说，感觉他的艺术手法日臻成熟：
叙述风格老到干练，张弛有度；人
物塑造真实可信，无脸谱化；环境
描写插入自然，不留刻意痕迹。

他追求文贵创新，即贵在与众
不同。

“夜里，宋文忠把身子当成饼来
烙”“目光顺着烟囱往上爬”“以手
中的工具为牙，蚕食着他们捕获的
猎物”“天空中薄成白纸的太阳”

“眉毛像两只掐架的虫子”“浑身长
白毛的刺猬们”……这些文字极具活
力，很有嚼头，吸引你阅读下去。

“大朵大朵的雪花连成了片，
互相拉扯起毛茸茸的小手，织成了
无边无际的大网”——薛宝民的小
说作品也如这些雪花一样，织成大
网，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上。

宏大与细微
王宗仁

农民工的处境一直备受关注。
以书写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
现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嬗变为主要内
容的小说，也逐渐成为小说发展中
一个新的生长点。

农民工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什
么？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薛雪的短篇
小说《雪落工地》，以包工程的原老
板老刘和现老板宋文忠绞尽脑汁找
活儿、包活儿、干活儿为主线，通
过这些亲历者的视角和主体性介
入，去解剖和刻画长年累月转战在
工地上的“大群体”，书写他们艰
辛、坚韧、坚守的奋斗史。

庞大的群体要让人感到真实生
动，必须要对农民工的工作日常进
行展示，要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
解锁，只有通过对夹在缝隙深处的
细微细节进行描摹，才能让读者多
维度地洞悉这一特殊群体的里子与
面子。

文学性的核心在于审美，而审
美情趣与情感抒发如同鱼和水密不
可分。不止《雪落工地》，纵观薛雪
的小说作品，他的语言跳跃又灵
动，在密实的叙事中糅杂着诗歌的
张力，给人以丰厚丰盈、意境融彻
之美。

别有深意的是，小说结尾处，
主人公宋文忠内心的一句“消息可
够快的”，让人充满了无限遐想。这
些内心深处的交锋和碰撞充盈了这
篇小说的情感内核，也让这一场雪
变得更有意义。好的作品一定是生
活的馈赠。重新回到薛雪身上，知
道他有过挺长一段时间的工地生
活，正是这丰富的经历给予了 《雪
落工地》厚重的质感。

评 论 ————

创作谈 ————

作品赏析 ————

编者按

我市作家薛雪的短篇小说《雪落工地》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

2期发表，薛雪成为我市首位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作品的作家。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

一份国家级文学期刊，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领潮者。

本报节选《雪落工地》的后半部分、作者创作谈及相关评论，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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